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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昆範
＊

文字傳播中的最大變革，莫過於印刷技術的發明與應用。唐朝中後期發

明的整版印刷術，成就了宋朝高度的文化發展，正如同十五世紀的谷騰堡發

明活字版印刷術，造就西方文藝復興的斐然成果。在印刷字形方面，東西方

皆沿用當時最普遍的書寫造形，西方最早的活字版印刷，從當時的四種哥德

式書寫字樣中，選擇了最為工整方正的形態。而中國的宋元明清各朝，因應

不同的歷史背景、時代需求與製作技術等因素，個別發展出各式的印刷字

形；在歷經近代化的金屬雕鑄、照相打字後，至今日仍然活躍於數位媒體的

古典字形，包括方體系統的宋朝體字形、明朝體字形，以及完成於清朝前

期，屬於軟字系統的楷書體字形。

名詞與名稱的界定一、 
專業用語的界定為研究的首要工作之一，模糊的定義容易引起不必要的

聯想或誤解，中文的「字體」一詞便是此例。篆書、隸書、楷書等文字的形

態特徵稱為「字體」，即使在同樣的楷書形態中，歐體、顏體、柳體等書寫

的風格特徵也稱為「字體」，而通稱為宋體、明體、標楷體等現代數位字形，

還是稱為「字體」。再者，文獻中亦有「字樣」、「書風」等相關用詞，相較

下日文名詞的現階段定義卻相當明確，同為漢字文化圈的日文以「字體」定

義文字形態，以「書體」定義書寫風格，以「字形」定義量產文字。另外，

印刷字形的名稱，也經常因為不同的視點與主張，對相同的字形賦予不同的

名稱，或使用俗稱與通稱，情況甚為混亂。以南宋民間的書棚本印刷字形而

言，在明朝中期興起古文運動而翻刻宋朝書籍時，稱「仿宋體」，民國初期

日本將此字形輸入製作為照像打字商品，名為「宋朝體」，之後輾轉成為現

代數位字形商品的通稱。但是同期在中國稱為「宋體」或「宋朝體」的字形

種類，卻是當時日本市場與現今數位字形商品中的「明體」或「明朝體」。

＊ 作者為中原大學商業設計系所專任助理教授，日本大學設計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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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與設計應用不需從俗，應平衡考量個別的造形原理與時代意義，還

原各個字形應有的名稱與面貌。

印刷字形的發展脈絡二、 
（一）宋朝體字形的原貌

印刷術的發明雖推定於七世紀的唐朝中期，但未能普及於當時的民間社

會，直至有藝術王朝之稱的宋代，中央政府才開始有四大圖書的官刻版本，

權貴家族之間方有鑽研學問與教育子弟的私刻版本。而民間更在科舉考試的

推波助瀾之下，以書肆、書林、書堂、書舖、書棚之名，進行坊刻版本的刊

刻與流通，中國的印刷事業於是進入隆盛時期。因此刊本的出版，可以從實

務上理解為目的導向。依據不同的出版目的，所形成的版式也不盡相同，包

括版面四周的欄框、字體、行數、每行字數與文字大小等式樣，都有其相當

程度的取向與形成背景；換言之，理解宋朝官刊本與私刊本的型態特性，為

分析宋朝印刷字形的基礎。

此外，日本近代的刊本學家長澤規矩也，於《圖解和漢印刷史》提及： 
「根據數十年的研究體驗，擁有廣大面積的中國與我國有顯著的差異，不但有

時代性的差異，地域間的差異也不容輕忽」。宋朝初期的印刷字形，與西方印

刷史的發展相似，來自前朝（唐朝）書寫造形的影響甚深。目前諸家看法頗

為一致，再加以實際的視覺比對，結果發現，浙江、四川與福建地方的印刷

字形，可對應於盛唐的歐陽詢、中唐的顏真卿，以及後唐的柳公權。以上各

地域的印刷字形，其形成來自於歷史傳統、生活文化，或是考量材料適性與

實際應用等因素，雖然在詮釋上具有個別差異，但是綜觀這些字形的視覺特

徵，仍然無法從書寫形式中獨立出來，這類現象也見於 15世紀中葉的西方印
刷史。直到南宋理宗時期（約 1225年）於臨安（杭州）開業的陳宅書籍舖，
印刷字形方獲適性改良，其在書寫的造形化與視覺的均質化之間得到平衡

點，使量產字形從藝術時期邁向工藝時期，不但創造了史上最初的印刷專用

字形，更成為今日數位宋體字的原形，部分學者甚至以「臨安書棚本」另行

分類。

（二）明朝體字形的成立

元朝的政權由蒙古民族掌握之後，儒學思想的限制逐漸和緩，延續南宋

後期發展的小說與平話等大眾讀物，加上著重實用性的醫書、農書、字書，

以及代表元朝文學體裁的戲曲，出版物的種類不斷擴充。元朝的印刷字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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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業出版為主軸的福建刊本主導，原本呈現柳體楷書風格的印刷字形，逐

漸融入代表元朝的趙子昂行楷風格；這一趨勢更藉由元朝發達的水運與福建

刊本的量產，廣泛影響整個中土的印刷字形，致使元朝印刷字形的地域性較

不明顯。時至漢族重掌政權的明朝，前期刊本接續元朝的影響，而中期開展

的古文運動，大量翻刻或仿刻宋朝刊本而脫離元朝的影響，後期的制度化組

織與分工化製程，完成了明朝刊本最具代表的線裝形態與明朝體字形。

明朝中期興起的復古來源雖為漢唐文藝，但時代畢竟相距甚遠，所需的

素材大多取自印刷隆盛期的宋朝刊本，特別是刊刻大量漢唐詩文的南宋書棚

本。另外，在民生經濟發展的同時，明朝的政治趨於集權，直接影響社會風

氣的保守化，如科舉考試以八股文取才、官刻書只許翻刻不准另刻、書法藝

術的法帖模寫重於自由創作等。因而在書籍翻刻的過程中，相對於臨摹的寫

刻或仿刻，直接複製的覆刻成為主要方式；其來源又多為工藝風格明顯的臨

安書棚本，致使明朝中期印刷字形的書寫意象更為薄弱，筆劃造形與運筆特

徵逐漸朝向圖形化發展。這類幾乎不經由書寫字稿的刊刻方式所形成的字 
形，雖然以模仿宋朝體字形為基礎，但是不論外觀形態或筆劃結構，與過去

任何形態的印刷字形完全不同。因其不經書家謄寫而直接由工匠刊刻，刊本

學者以「明朝匠體字」稱之；又，此類字形意圖模仿宋體字形卻流於表面形 
式，而有「膚廓宋字」之稱。這類生產效能重於書寫造形，閱讀機能重於視

覺風格的印刷字形，正是今日數位明體字形的原形。

（三）楷書體字形的溯源

楷書形態的完成時代，根據文獻記載為隋唐之際，若比對當時相關的文

化與社會背景，則有大業二年（606）創始的科舉考試、貞觀十四年（640）
制定國家教科書《五經正義》、玄奘法師於貞觀年間大量翻譯佛經、印刷技術

的發明等重要記事，但是多以碑文傳世的隋唐楷書，在視覺形體上與今日的

數位楷書印刷字形卻大相逕庭。

滿清朝廷的高度漢化掀起書籍精刻精印的風潮，特別是端正的內府刊本

印刷字形，經康熙皇帝定義為「軟字」，以別於當時定義為「方體」的主流明

體字形。此外，在康熙命曹寅設立揚州詩局並刊刻《全唐詩》之際，「曹氏除

四處訪求唐詩逸篇而外，又以寫刻這樣一部大書很難找到一樣筆跡的人，因

此便在寫手中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再為繕寫」（陳力，1996）。透過如
此計畫性的書寫訓練，使本文九百卷與目錄十二卷的全唐詩，達到首尾字畫

統一的嚴格要求，這點與現代字形設計的製作流程與視覺協調概念相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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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間接印證軟體楷書是建立在成熟明體字形的閱讀與視覺、實用機能與運筆

造形兼備的基礎之上，與隋唐時期的碑文造形、宋體字形的雕刻風格、明體

字形的膚廓形式，以及藝術表現的書法文字，在媒體適性、視覺呈現或製作

目的上均明顯不同。

這類具備端正與書寫風格的軟字，忠實重現柔軟的帖文風貌，其發展一

直延續到近代日本的教科書體，以及我國的標準楷書體。在近年完成的標楷

體之前，隨著社會的變遷與印刷技術的發展，應用在歷代書籍中的教育用印

刷字形不盡相同。教育部於民國 62年開始研訂「標準字體」，80年制定楷書
的電腦母稿（CNS-11643），83年公佈「國字標準字體楷體母稿」，成為今日
數位字形「標楷體」的依據（教育部，2001）。

字形的設計與應用三、 
（一）文字造形的意義

文字不僅是傳達或紀錄事物的符碼，也是傳達文章或書籍意象與品味的

視覺媒介。然而，在各種視覺媒介之中，文字異於造形媒介或色彩媒介， 
不具超越時代與地域的共通性或國際性。換言之，書籍或字體設計的造形原

理源自個別的歷史文化，單純以西方進步的設計學理，無法完整理解或解釋

東方的設計觀。二十世紀代表字形 Univers的設計者 Frutiger認為，字體設計
的評價應考量以下三項條件（組版工學研究會，2001）：（1）誘目性
（inducibility），指捕捉視線或視覺誘導的程度，即引導注視印刷文字的程度；
（2）可讀性（readability），指容易閱讀的程度，即組成文章的語句，以及印
刷文字的導讀程度；（3）判別性（legibility），指文字之間與字形之間的差異
判斷與識別程度。其中，「誘目性」強調少量文字的注目程度，如注視商標字

形的造形特徵；「判別性」的機能在於識別與區別個別文字或字形種類，如辨

別楷書體與標楷體的造形差異；「可讀性」則作用於編排組織中的字形集合，

如報章雜誌中流暢的視覺導引。

在目前所有數位字形之中，唯有標楷體通過工業標準與教育標準兩項規

制，因此冠上「標準」之名。若以教育用標楷字形的學習與閱讀機能而論，

字形的評價排序為：判別性、可讀性、誘目性，分別對應：辨視正確的筆劃

與筆順、營造流暢的閱讀視覺、呈現醒目可視的文字造形。另外，因應眾多

媒體與廣告文宣而成為市場主力的書法字形與美工字形，其目的在於別出心

裁與加強印象，字形的評價排序則為：誘目性、判別性、可讀性，分別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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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目光的視覺、訊息屬性的判別、訊息內容的接收。此外，在近年倡議文

化創意與地方產業復興的時代氛圍之下，古典字形的研究與設計應用，儼然

成為協助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與發揮地方產業特質的第一線。

（二）文字造形與編排設計

日本近代字形設計者與經營者林隆男，主張現代字形的設計與使用，必

須考量造形要素、解像度與視覺調和。前二者對應於不同表現與媒材的個別

條件，後者則為字形設計的一般性原則，其內涵又可區分為字形的架構、大

小、形態、筆劃數、空間、自然形、密度與重心等八項調和原則（書体を創

る，1996），意即，前端的字形設計，必須完整考量後端的編排應用。換言 
之，若無視現代的媒體適性或實用機能，單純訴諸書法造形的藝術觀點，則

無法以較為客觀或平易的方式解析字形的特徵，進而正確導引使用的方向。

畢竟，字形設計的定位並非創造獨特的個別造形，而是融入可以整體編排設

計的元素。

在現代字形與編輯設計的領域之中，設計者不斷致力於閱讀性與視覺性

的平衡與融合。這個理想也曾經存在於過去的古典書籍之中，應用於現代編

輯的宋朝體、明朝體與楷書體等數位字形，便是歷經各個時代、社會的淬煉

與反覆調整的古典字形，擁有廣大的使用群與悠久的歷史，具備其他現代字

形無法比擬的優勢。藉由古典印刷字形與編排設計的研究，使我們得以立足

於歷史的原點，以更完整的視野理解其中的文化性與造形觀，而這些成果將

成為未來視覺理論與設計實務的基礎。在今日以視覺意象與閱讀效能為導向

的字形或編排研究，融入歷史、社會、文化、印刷等多元視點，將有助於提

升此領域的專業性與自立性。

未來的展望四、 
目前的相關研究大多以歷史回溯的方式，探究現代數位字形的源流，並

逐漸擴及社會與文化等相關層面，以建立完整而合理的脈絡。然而脈絡建立

後，卻常意外發現，主流字形之外仍有許多現代設計者未知的非主流或過渡

期字形。例如，風行於元朝書籍的元體字形，以及從明朝中期發展至後期的

過渡期明體字形，足以證明古典書籍中蘊含著大量未開發的文化資源。因 
此，展望未來的研究發展，可加強的層面如下：

1.	理論與技術並重：設計領域中的理論如同探索與解決問題的方法，技術則

是方法的實現。雖然東方印刷術起步甚早，但是對於知識與經驗的累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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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積極。尤其，技術領域缺乏有系統的傳承，向來仰賴歷史與文化支持的

字形、編排、印刷與裝訂等相關領域，在人文基礎快速流失的現況中，需

要再一次回到歷史原點，促使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重新思考時代定位，而

理論與技術的均衡發展才是根本之道。

2.	教學與研究並進：研究是為了探索更深層的問題，並發現更多的可能性，

而教學則是奠定學問的根基，並傳承研究的成果，兩者應該相輔相成。在

東西方書籍出版的歷史中，或是在字形的改善、印刷技術的提升，抑或是

編排設計的變遷、裝訂方式的改變等，這些經驗與知識都應該落實在今日

的設計教育。特別是，此一領域的研究者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更應該是

文化的傳承者。

3.	重視產學合作：在促成書籍出版的領域中，官產學研的一體化是亟需克服

的課題，此一循環為：官方製定印刷字形的教育標準與工業標準，產業遵

循標準生產字形商品，學界以字形商品從事教學與設計應用，研究單位則

提供官方製定標準的依據與準則。在這個整合語言、文化、技術、設計的

領域中，學術界的設計教育直接影響相關產業的生產品質，而學術研究更

與產業的發展方向息息相關。

4.	強化國際合作：古代中國在書籍出版與設計相關領域有許多卓越的成果，

但隨著清末近代化的失敗而一蹶不振。而西方的書籍出版於 19世紀後期開
始因應新興的自動排版系統進行字形的研究與改善，至今成果斐然；日本

則在清末學習中國的金屬活字雕鑄技術，配合成功的近代化，於民國初期

開始對中國反向輸出金屬活字，之後更在發明照相打字之後席捲亞洲市

場，而今日的數位字形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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